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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漆漆的夜，如豆的灯光映照在一位
贤淑少妇写满了忧郁的脸庞上。她叫贾
好莲，出生于万泉县北张户村一大户人
家，嫁给了西解村的青年才俊张波平。结
婚没有多长时间，丈夫就失踪了，留下牙
牙学语的孩子、年迈的双亲，她用柔弱的
肩膀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在那个
兵荒马乱的岁月，一个年轻的女人是多么
不容易。13 年的时间，丈夫杳无音讯。漫
长的岁月，漫长的等待，日子总是望不到
尽头。每当别人劝她改嫁时，她总是紧抿
着双唇，轻轻地摇着头，她丢不下年幼的
孩子，丢不下渐已衰老的公婆。

每当想起丈夫张波平，她心中充满了
回忆，充满了甜蜜。张波平一米八几的个
子，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一副书生的
模样。他从万泉五高和简易师范毕业后，
先在附近村庄教学。当时日寇的铁蹄踏
遍了大半个中国，侵略的魔爪也伸到了万
泉县，每个正直的中国人拼尽了全力与日
寇抗争，张波平也不例外。他积极加入抗
日组织，于 1938 年 10 月奔赴延安抗大学
习，并于 1939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
习期满后，他返回山西，在稷王山下的十
里文村进行抗日活动，此地离他的家乡西
解村只有区区 30 里地，但他 13 年都没有
回过家。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思念着
娇妻幼子，思念着年迈的双亲，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张波平自幼在芦邑村长大，十五六岁
时，因为舅舅没有男孩，他来到了西解村，
过继给舅舅做了儿子。他离家参加革命
时，并没有对家人说起，但狡猾的敌人总
是对他有所怀疑。日寇把张波平芦邑的
父亲拉到伪万泉县政府毒打，逼问张波平
下落，还戳了父亲一刀。解店编村村长刘
洪德率人冲入张波平芦邑的家，还让手下
人殴打他的二哥。家仇国恨，萦于心间，
无不坚定着张波平与敌斗争的决心。

万泉、荣河解放后，张波平担任了荣
河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1954 年，万泉、
荣河合并后，他又担任了万荣县第一副书
记、代理书记、第二书记，后来又担任副书
记。面对职务上的调整，他毫无怨言，一
心想着工作，从不考虑自己的职位和升
迁，体现了共产党人宽广的胸怀。

张波平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甚至到了

苛刻的地步。长子学礼结婚，亲戚朋友都
来参加，唯独不见他这个主婚人，他照常
去上他的班。而他上班的地方就在飞云
楼下，离西解村只有二里地，骑上自行车
只十分钟的样子，就这他都顾不上参加，
到下班才回来。他的三子建河结婚时，他
也没参加。他想熬上一锅烩菜，让亲戚朋
友们吃一顿就行了。他妻子认为，孩子结
婚是人生大事，咱们只是和别人一样，摆
上几个盘子就行，就这，他都不同意。因
为他没有参加，亲家为此很生气，认为他
有架子、看不起人。

有关群众利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新城村陈启贵，曾是一名副营长，在横渡
长江战役中牺牲，一直被列为失踪人员，
对家属没有个说法。担任驻外大使馆武
官的陈皓，是陈启贵的上级，他给张波平
写信，告之以详情。张波平让民政局马上
调查此事，把陈启贵评为烈士，颁发了烈
士证书。1958 年，万荣县兴修跃进水库，
工程还未竣工，突降暴雨，他和县领导王
国英昼夜巡逻在大坝上，不敢有丝毫懈
怠。大坝决口后，面对汹涌的洪水，他没
有丝毫的犹豫，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带
头跳到水中，同群众一道用麻袋堵决口。

张波平原则性极强，廉洁奉公，一尘
不染。他干革命时，年轻的妻子带着孩子
在家，岳父母给家里帮衬不少。土改时，
岳父家里的经济情况尚可，村里的农会干
部问张波平，成分如何划分？当时他负责
万泉县北片的土改工作，就包括岳父所在
的北张户村。他回答说，按政策办，该咋
办就咋办。岳父家划为上中农。以后有
人告状，说他给岳父家走后门，划的成分
偏轻，工资还降了一级，后经过上级调查，
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他又被平了反。

《万荣县志》介绍张波平：为官清正，
廉洁自律，吃苦耐劳，公私分明，绝不贪占
国家半点便宜。1976 年，他在老家修建房
屋，运城地区建筑公司其他领导闻讯后，
即派司机送来檩条和椽材，当时他正四处
寻找木材，这正是雪中送炭，不想他见状
大发雷霆，一再追问司机谁派他送来。司
机知道他的性格，按照公司领导的嘱咐，
默不作声，他让司机立即拉回。在场的亲
友把他劝回，并请司机进屋吃饭，还将木
料暗暗卸下。他送司机出来时，发现车空

了，大为恼火，责备亲友“陷自己于不义”，
并命亲友和司机将木料装上拉走。

张波平担任过县委书记，以后又长期
在 教 育 部 门 任 领 导 职 务 ，是 13 级 干 部 。
但他生活节俭，吃饭时有咸菜、窝窝头就
行，吃酸菜不用油，就撒点辣椒面。他为
人低调，对人和蔼，没有架子，深得群众好
评，后调入地区建筑公司后，经常深入工
地检查工作，同工人一道吃饭，不搞任何
特殊化。

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要有崇高的理
想、优良的作风，还要有忍辱负重、勇于牺
牲的品质。“文革”中，他虽遭受了冲击，却
照样不改初衷，坚持工作。“文革”后期，他
担任着山西师范学院书记，返回宿舍后，
发现床上被子里裹着一包炸药，他知道，
这是造反派送的“见面礼”，就叫来解放军
处理了炸药包，接着又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曾见过他那时的半身照片，脸庞消瘦、
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看上去就像一位上
了年岁的老人，而那时他还不到六十岁。

凡是给群众做了好事的人，大家都不
会忘记。那时，张波平受冲击回到西解
村，村里的干部群众把他送到孤山国营林
场隐藏起来。张波平去世后，西解村的共
产党员、共青团员义务为他打墓，乡亲们
神情凝重、佩戴白花为他送行。

翻看中共万荣党史，张波平是一位
永远绕不开的人物，他担任荣河和万荣
县委主要领导，是山西省第一届和第二
届人大代表。时间过去几十年了，接触
过他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但提起他，
人们都很尊敬，总是称呼他为张书记，
人们都还能回忆起他所做的诸多好事，
回忆起他生前所做的点点滴滴。在他身
上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一件件、
一桩桩的平凡事情，坚持做好也很不容
易。这些小事情无不体现着一位真正的
共产党人应有的格局和情怀，无不体现
着一位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张波平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用自己执着的信
仰和为民的情怀、牺牲的精神，给我们
矗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波澜壮阔，浩气一身，为民执政千秋
颂；平易近人，清风两袖，立党无私万代
芳。”他的下属庞敬一写的一副挽联道出
了大家的心声。

坚 守 初 心 的 张 波 平
■张晓晖

同事芳林说他在我的老家认领了一棵梨树，今
天开园，硬要拉着我一起去。我们又绕道村里，叫上
了我的发小生龙，他和芳林是初中同学。

原以为梨树在林山村，谁知道在古城村 （现
在叫万泉村）。我们正打听村委会的地址，就碰到
了要找的人——驻万泉村第一书记李锡堂。他开
着一辆三轮车，说这就是他们驻村干部的专车。

他在前边带路，我们紧随其后。出北门没走多
远，车在去县城的公路旁停了下来。梨园到了！

地头已经站满了人，大家欢天喜地等待着开
园。我站在地头看竖着的牌子，上边是梨园介绍，园
主是贾哲贵。我觉得这名字怪熟悉，纳闷着，就听见
生龙叫我，他正站在贾哲贵面前说话。我走到跟前，
一眼便认出他是我读完小时的同班同学。

记得贾哲贵在学校长得比我还瘦小，现在的个
子也不高，但是胖了好多。在学校时，他穿得最破
烂，总戴着一顶脏兮兮的塌沿蓝帽子，遮住他那乱
糟糟的头发。头小帽子大，时不时溜下来挡住视线，
他只好把帽子歪着戴。我去过他家，他从小没有妈，
我也没见过他爸，跟个孤儿一样。

贾哲贵儿时就家贫，没想到现在还是贫困。他
是因病致贫。

前些年，贾哲贵和老伴在街上摆了个油糕摊，
老两口儿起早贪黑地卖油糕，也积攒下了十几万
元。不料，抱养的女儿得了重病，花光了他们的积
蓄，最后女儿还是走了，贾哲贵又成了贫困户。

像贾哲贵这样无儿无女的老人，原本可以进敬
老院，但他不愿意给政府添麻烦，他和老伴辛辛苦
苦地管理梨园，一年到头收不了几个钱，生活困苦。
驻村第一书记李锡堂与贾哲贵结为了帮扶对象，李
锡堂脑瓜儿灵、点子多，想出了一个帮扶办法：认领

“爱心树”。今年梨花盛开时，李锡堂为贾哲贵策划
了一个梨花节，梨花节上来了许多爱心人士，他们
踊跃认领“爱心树”。

认领“爱心树”这天，老贾的梨园悬挂了一排红
灯笼，两旁各有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十分喜庆。

开园了，人们蜂拥进梨园，寻找各自的“爱心
树”。刚好又是星期天，好些人都是带着孩子一起来
的，一群孩子提着小篮子在梨园里跑来跑去，清脆
的笑声像小鸟叫一样欢快。

我和生龙看着梨园里忙碌采摘的人们，目光不
约而同地停留在那金灿灿的梨子上。

生龙说：“咱们这儿的酥梨是从外地引进的，种
到咱这儿后反而比原产地的梨还好吃得多，因为咱
们这儿的气候、地理条件特别适宜种植梨树，日照
长、温差大、成熟晚、糖分高，梨当然好吃了。”我说：

“我还是喜欢吃咱们的孤山金梨，酸甜可口。”生龙
说，孤山金梨吃不上了，一棵树也没有了。我问为什
么？生龙说：“金梨皮厚、渣多、个头太大，现在人讲
究梨不能分着吃，金梨一个就要一二斤重，谁吃得
了？”

但我就是怀念孤山金梨。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

和同事去孤山看梨花，那梨树都生长在堰边地头，
甚至悬崖峭壁上，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树，那树高
大如巨伞，满树繁花盛开如粉妆玉雕。车行山中，一
个急转弯，一树梨花向车头压来，让人惊喜连连。

途经林山村，村民用水桶提来黄灿灿的大金梨
招待我们，我们就站在梨花盛开的树下，双手捧着
一颗大金梨，吃得满嘴汁液流淌。这么多年过去了，
仍然忘不了孤山金梨那酸甜的味道，那也是我最后
一次品尝金梨了。

那天从山上下来，我们专门去了乡政府，见了
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崔惠民，我向他建议学习外地经
验，以花为媒，办梨花会。崔惠民书记采纳了我的意
见，第二年果然举办了首届万荣孤山梨花节。梨花
节共办了多少届我不知道，但现在肯定不办了——
没有了梨树、没有了梨花，也没有了梨花节。

梨大也有过？谁说梨不能分着吃？小时候漫长
的冬夜，我们姊妹几个围坐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听
父亲讲《三国演义》，父亲讲到口渴或者高兴时，便
会起身从板箱里摸出一颗孤山金梨。父亲用一把铁
匠打制的水果刀将梨一牙牙切开，递到我们的小手
上，我们一小口一小口吃着那薄薄的梨片，只觉得
那就是天底下最美味的水果了。

梨不能分着吃？哪来的那么多讲究！
见我愤愤不平的样子，生龙笑了，他说，林山人

靠着孤山金梨富裕过，你还记得挣工分的年代，咱
们山下一个劳动日分两毛钱，林山大队一个劳动日
是两块钱吗？凭什么？还不是因为有梨嘛。分田到户
后，林山人还风光了几年。然而好景不长，出现了新
品种酥梨，孤山金梨慢慢无人问津了。窑里堆满了
梨，就是卖不出去，他们能怎么办？两年时间，山上
的梨树砍伐一空。养育了他们祖祖辈辈的梨树，砍
伐时林山人能不心痛？现在咱们吃苹果只知道红富
士，谁还记得国光苹果？年轻点的恐怕都没听过这
名字了。

我哑然无语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我们无可
奈何。

现在引进的酥梨，树身不高也不大，便于管理；
果实也小，每个几两重，颇受消费者的喜爱。

爱心人士采摘下一箱箱酥梨，老贾的老伴开着
三轮车帮他们运到地头。孩子们雀跃不已，显得格
外兴奋，这里也有他们的劳动成果。老贾在地头过
秤，每斤 2 元钱。大家兴高采烈地慷慨解囊，还不让
老贾找钱——爱心人士奉献的就是一颗颗爱心；还
有的爱心人士把这饱含着爱心的酥梨直接送往敬
老院，让爱心继续延伸。

老贾黑红的脸庞流淌着汗水和泪水，他收下爱
心人士的钱，报以感恩的微笑。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人间……”

这也许只是精准扶贫、脱贫致富、乡村振兴、奔
向小康大合唱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这插曲虽然微
小，却是那么动听、那么动人。

村 曲
■杨星让

布谷鸟在家乡大山里被称作“谷谷鸟”或“姑姑
鸟”。人们把它的叫声解读为“姑姑、裤裤”。还有一
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话说中条山的山沟里有户人
家，一家三口，倒也平实快乐。想不到的是在小男孩
五岁的时候，他妈妈得病走了，剩下他和爸爸相依
为命。庆幸的是，这孩子有一位热心的姑姑，嫁到附
近的一个村庄里，经常来看侄子。说来也巧，恰好有
一位逃难的妇女带了个小男孩流落到这里。在好心
人的张罗下，这妇女和那家的男人走到一起，这下
成了一家四口。这妇女带来的男孩比这家的男孩小
一岁，这女人经常苛待丈夫前妻留下的孩子，背着
丈夫，对他不是打就是骂。

有一年年景好，收成不错，男主人专门去城里
为一家人扯下新布料，置买新棉花，打算过个新新
的年。让人不解的是，穿上同样的新棉衣的小哥俩，
哥哥经常喊冷。有一天，父亲让哥哥帮忙饮牛，他瑟
瑟发抖，似乎不情愿，生气的父亲一鞭子下去，孩子
的棉裤裂了个口子，里面居然是山棉花絮，而不是
新棉花。那山棉花絮根本不御寒。目瞪口呆的父亲
终于明白了。但是孩子却得了病，最后死在姑姑的
怀抱里。据说，这孩子变成了一只鸟，不停地叫着

“姑姑、裤裤”，他是祈求姑姑能给他做一件温暖的
棉裤呀。

小时候，经常听爷爷奶奶以及村里的老人们讲
这个故事，所以觉得这鸟叫声令人不舒服、不开心。
不舒服也罢，不开心也罢，布谷鸟叫得最欢的时候，
山乡的麦子也就熟了。而此时，山间杏树上的杏子
也红了，特别是向阳的那一面，更是像涂了胭脂一
样，红得可爱。每当这个时候，奶奶总会说：“杏红麦
黄，绣女下床。”意思是所有的人都要投入“龙口夺
食”的麦收了。

山里的麦子熟得晚，一般到阳历 6 月 15 日以后
才熟，这时雨季也就快到了，所以人们称麦收为“龙
口夺食”，意味着一定要和龙王比速度，赶在雨季来
临之前把麦子收割完。所以收麦子的气氛极为紧
张。关于麦收，记忆最深的当属“拱麦洞”。我们村里
有块地，很长，不到一千米。那时割麦用的是镰刀，
收麦时，村里最强壮的劳力都会展身手，看谁割得
快。割得最快的那个人，像是在麦田里拱下一个洞
一样。他远远地冲在前面割麦，后面的人紧赶着追，
好一幅热火朝天的抢收图！当年，小山叔叔是村里
第一号“拱麦洞”的把式，后来还有金良叔叔。如今
他们都走了。

在生产队收麦时，大人忙，小孩也不会闲着。那
时有麦假，小孩的主要任务是拾麦。把散落在地里
的麦子捡拾起来，捆成一小捆一小捆的，然后背到
打麦场。村里有专人过秤登记，谁拾的麦穗多，就会
受到表扬，还会反馈到学校。有一个小伙伴比较精
明，专挑穗大的拾，他的分量总是多。而我呢，实心
眼，只要是遗落的麦子都捡，不想有丝毫浪费。尽管
我捡的麦捆总是不小，但分量上总是差点。我捡过
的麦地一般很难再捡下，干净着呢。有一次，一个小

伙伴，弄了一个很小的麦捆居然称得很重，原来他
贪玩，捡的麦穗少，怕受批评，就在麦捆中间塞了石
头。

山里收麦，全靠背，一捆一捆背到碾麦场，大人
背大捆，小孩背小捆。李家沟的地离村里麦场有五
六里，每天翻山越岭背四个来回。上岭的地离村里
麦场差不多十里地，每天能背两来回。有时晚上也
背麦，打着马灯或手电，在山间小路上奔忙。

村里碾麦是牛拉石磙碾。早上首先要摊场，就
是把麦子脖子折一下，尽量立栽在场里，透风易晒
干。中午时分翻一下，叫翻场。然后驾牛碾。碾几遍
后，再翻场。如此反复。下午碾好了，再起场。把麦草
挑起来，积成垛。小孩子会参与踩积，即站在麦草垛
中心，把大人挑来的麦草均匀扩向四周，保证麦垛
重心稳定。起完场后，有风的话，就立马扬场。如果
没有风，就在场里等。往往碾完一场就到了晚上，大
人小孩一身土躺在麦堆上侃东拉西。在大山里的夜
空下，好不惬意。有时也会在太宽河里扑腾一会，洗
个澡后回家吃饭，然后梦周庄。

碾场时最怕“淋场”，也就是遭遇暴雨。收麦时
往往有暴雨，一旦乌云上来了，不管男女老少，拿叉
把的拿叉把，拿推板的拿推板，拿扫帚的拿扫帚，拿
木锨的拿木锨，大呼小叫，立即起场，然后把麦子堆
起来，用篷布蒙上。有时暴雨来得急，麦子淋在场
里，甚至被冲走。

这雨，可是山里麦收的大敌。如果雨季来早了，
麦子收割不急，就会出芽。记忆中有好几年，麦芽出
得长长、绿绿的，打下的麦子被称为“出出麦”，磨下
的面黑黑的，蒸出的馍发黑发软，有一股特有的甜
味。包产到户后，有一年雨特别多，爷爷、爸爸冒雨
把麦子割回来，用棍子敲打后，在土炕上烘干。山里
收麦，持续约一个月，那可是战争气氛下的一个月。

麦收时，山里人空前互助团结，包产到户后尤
其如此。我家的场起完了，自会去帮别人家。如果遇
到暴雨，只要是没碾场的，只要是有空的，绝对会以
最快的速度赶到场里，帮忙起场。不管谁家的麦子
没背完，大伙都会自动帮忙。

山里麦收时，红红的杏子把山野装点得更加有
韵味，但谁也不会偷摘别人的杏子，就连小孩也会
很自觉。谁家下杏了，自会分给乡邻和亲朋，一种分
享的幸福同麦收一样红火而热烈。这时我们小孩也
不觉得布谷鸟的叫声有多么刺耳了。麦收时，山丹
丹花也开了，红彤彤的，像我熟悉亲切的乡亲。总觉
家乡就是那么野趣而亲情。

远去了麦收的记忆，当年那种全靠镰割肩背牛
碾场的场景都留给了岁月，如今的机械化大大减轻
了麦收的劳动强度，让人们充分享受社会进步带来
的便捷和幸福。

杏儿红了，家乡大山里的麦子也该黄了。布谷
声声的乡愁穿越时空。黄土地生长的庄稼，生长的
朴实生命，就是农耕文明的底色，就是让人幸福流
泪的乡情啊！

大山里的麦收
■胡春良

适逢盛世精神爽，吃水难忘打井人。
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具有 35 年党龄的退
休人员，我再次想起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
或缺的水的故事。

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上世纪
六十年代中期，少儿时代的我，就已初识
水性。

我家住在中条山下、伍姓湖畔。全长
200 公里、流域面积 5548 多平方公里的涑
水河，将运城盆地 8 个县（市、区）的一部
分水汇集起来，流到我们村子西北，形成
了全省最大的淡水湖——伍姓湖。数万公
顷的湖面碧波荡漾、鱼翔浅底，鸟儿翩跹、
风景优美。记得小时候，一年夏季发大水，
我们村北的庄稼地里都成了鱼虾的乐园，
尺许长的大鱼摇头摆尾，在棉花、玉米地
里游来荡去，引得我们不少小伙伴放学后
都去地里逮鱼捕虾。刚开始时，由于既无
经验又无工具，只是用手抓，大家好不容
易围住一尾鱼，但抓的时候，鱼却“刺溜”
一下就跑掉了。我们围追堵截、东奔西跑，
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在庄稼地里，弄得满身
满脸都是泥水。

那时，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水井，水
位很浅，只有三四米的样子。我家的院基
比较大，有六七分地，房屋空闲处被父母
开垦成菜园，种点桃、杏、苹果及菠菜、韭
菜、大葱之类。夏日放学后，我常常会拿一
只小柳罐，用轱辘从井里汲水浇园，既帮
大人干点活，减轻家里经济负担，又使满
院姹紫嫣红、生机无限。

时值以生产队为基础单位的年代，地
里的庄稼浇灌，往往是靠手提肩挑完成。
经济条件稍好的生产队，一般是用装有链
条的水车汲水，动力是人力、牲畜或电力。
但当时电力紧张，再加之三伏天空气里流
淌着火星子，庄稼晒得蔫不唧唧、急需浇
灌时，晚上水车却凑热闹地帮倒忙，链条
时不时被卡断，生产队队长就急急忙忙地
提着马灯回村喊人，组织社员们打捞链
条，既费时又误工。有时打捞链条的社员
忙中出乱、一步踩空的话，还会有掉进井
里的风险，急得大家只好手忙脚乱地先把

人救出来。那时候，生产力普遍低下，农民
主要靠天吃饭，收成忽高忽低，全凭老天
爷施舍，社员们常常为吃不饱而发愁。

1977 年 12 月中旬，高考制度恢复，我
外出求学，毕业后在一家特大型兵工企业
参加了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对
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尤其
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农民群
众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吃不饱的问题
得到有效改变。但随着北方天气日益干
旱，地下水位严重下降，井口愈来愈密，水
井越打越深，生态环境日益恶劣，人们吃
水又成了大问题。每到夏季干旱时，家家
户户都要请来几个亲朋好友淘井。水井由
刚开始的三四米，到后来的七八米，甚至
一二十米……年年淘井，井里却常常没
水。更何况，那直径只有两三米左右的井
筒，致使人们淘井异常困难，井底缺氧以
及用轱辘绞着上下出泥时的安全隐患更
是个大问题。一年夏天，时年二十出头的
四弟在给堂弟家淘井时，井口的一块砖不
慎松动掉进井里，砸在他的头上。十分庆
幸的是，当时他头上戴着一顶“柳条帽”，
人没有受到伤害，只是虚惊一场。当然也
有好办法，就是请县井队用“大锅锥”打
井，可以打三四十米或者更深一点，水源
能够得到保证。但“大锅锥”打井，一是费
用偏高，绝大多数村民打不起井；二是县
井队“大锅锥”的数量有限，要想打井往往
要排队等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日常吃水靠机井
浇地时，手提肩挑，或用自行车托运，或用
小平车拉运水，虽然十分不便，但总算还
能吃上水。承包村里机井的村民，面对低
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邻，初时忍之放之，大
家随意取水，但久而久之，取水的人多了，
难免就会影响庄稼正常灌溉。在这种情况
下，浇地的村民难免会嫌水量小有意见，
时常会与取水人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斗
殴，严重影响农村的安定团结。对此，村委
会以“村规民约”形式明确规定：由承包机
井者，依据村民取水量大小，适当收取一

些水费，同时将浇地人的费用适当减免一
部分，这样才使矛盾纠纷得以缓解。邻近
村子一些心眼活泛的人，由此看到了“商
机”，大做“水”文章。他们开着三轮手扶、
四轮拖拉机，车上装载着自己焊制的大水
桶，走村串巷卖水，据说生意还不错。

那时候，村子里的村民，无论谁家修
厦盖房过红白喜事，首要之务当是和卖水
人联系妥帖。修厦盖房、红事一般还好说，
准备时间较长，手不忙脚也不乱。而白事
就不好说了，尤其是车祸、心梗等猝逝、病
殁者，由于事发突然，亲人应付不及，往往
可以看到一边是撕心裂肺号啕大哭，一边
又面对着满屋满院前来帮忙的乡邻们，嘶
哑着嗓子赶快差人联系吃水事宜。

母亲身体常年有病，所以每次探亲离
家时，我总要想方设法把大、小水瓮等盛
水器皿装满后才走。

进入本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党的富民政策日益深入民心，国家经
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普通百
姓的日子由吃得饱逐渐往吃得好转变，生
活水平由原先低层次的数量型日益朝着
较高档次的质量型迈进。党和政府不断加
大新农村建设投入力度，从保民生、稳民
心高度出发，把饮水安全摆在建设美丽乡
村的头等重要地位。在上级党委、政府支
持下，村党支部、村委会积极出主意想办
法，经村民“一事一议”通过后，千方百计
筹集资金，邀请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设计方案、开挖管沟，先后投
资近百万元，为我们村打了几眼二三百米
深的水井，配备了大功率的潜水泵，修建
了一座数百立方米容积的蓄水池，为家家
户户通了自来水，按时供水，计量收费，使
全村 3000 多人的吃水难问题得到根本解
决 ， 生 命 之 源 终 于 不 再 干 涸 。 与 此 同
时，国家也不断加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投入力度，田野里设施农业触手可及，
喷灌、滴灌、涌泉灌等节水新技术，逐
渐 为 村 民 们 所 掌 握 和 推 广 ； 播 种 、 管
理、收割、耕耙等现代化耕作方式，随
着农时需要大展身手，土地集中连片、
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
能力增强，到处呈现着一派勃勃生机。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水是生命
之源，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
我们村日常生活中水的三个发展历程，不
难看出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进一步坚定我
们不忘初心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决
心和信心！

生 命 之 源
■张兴平


